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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队被召回“接棒”父亲担任村党委书记，但“村干部二代”吴惠芳却被村民称为“引进的人才”

“小吴书记”：制度理顺了，是不是姓吴的当书记不重要
■本报记者 陈抒怡

“把村与企业的关系、村与政府的关系、村民与居民的
关系搞明白、制度理顺了，是不是姓吴的当书记不重要！”

在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江苏省苏州市张家
港市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说到兴起， 重重拍了一下桌
子。

今年 59岁的吴惠芳在村里被称为“小吴书记”，他的
父亲、永联村前任党委书记吴栋材被称为“老吴书记”。把
“老吴书记”吴栋材看作永联村历史上的“灵魂人物”并不
过分。在改革开放前，永联村是张家港“最小、最穷、最落
后”的“破村庄”，直到 1978年吴栋材担任第五任党支部书
记后，永联村才借着改革东风，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在吴
栋材担任书记期间，永联村在全国 60多万个行政村中，经
济总量名列前三、上缴税收高居前二。历经以工兴村、轧钢
富村、并队扩村、炼钢强村等阶段，永联村完成了一个苏南
典型明星村的华丽转变。

接力棒如何往下传？2005 年， 吴栋材的二儿子吴惠
芳从驻浙某师政治部主任岗位自主择业回到家乡。 这个
故事的开头与很多明星村并无二致。 记者在长三角多个
明星村采访时发现，“强人”带领村民致富后，第二代也
担任村干部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村干部二代”由选举
产生，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继承了父辈留给自己的政
治资本。

“一方面是老百姓认可，一种感情的认同，另一方面是
余威的嫁接，这是由于老百姓长期的传统观念使然。”吴惠
芳如此解释这种现象，但又似乎不完全赞同：“以前的老书
记往往靠人格魅力， 靠长期树立起来的威信来治理村庄，

那是人治，但它不是制度。”

“大家都知道‘小吴书记’是‘老吴书记’的儿子，中年
以上的村民还可能会敬你三分，再往后呢？”吴惠芳的手指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随后紧握成拳，“那这就是靠制度、

靠人才。谁能为我带来利益，谁能让这个村经济合作社资
产保值增值，谁来！”

在距离吴惠芳办公室不远处的“金手指广场”上，永联
村的标志性雕塑“金手指”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据村
里的解说员介绍，这尊“金手指”按照吴栋材的指型设计，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吴栋材失去了一截小手指，但雕塑中
还原了五指，象征着永联村的 5次并队扩村。在吴惠芳的
办公室的书架上，也有一尊雕像，这是一位背着钢枪的战
士，抬头挺胸、目光坚毅。

永联村的故事与长三角很多明星村乍看起来大同小
异，但细品之下，却又有很大差别。

“不差钱”的永联村
乘车进村，一路开来都是农田、矮房，但进入永联

村，猛然几栋高楼拔地耸立，扑入眼帘。一位同路的上
海人惊呼：“这不就是城里的高档住宅吗？”“按户分房，

村里社员每户能分一套 140 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老人
还能申请居住 80 平方米的老年公寓。”“永联村拥有永
钢集团 25%的股权， 年底永联村 1 万多名社员每年人
均可获利约 7000元。” 司机轻飘飘两句话让车内赞叹声
此起彼伏。

“我们永联村不差钱。”在永联村中，不止一位村民对
记者这样说。

是什么样的收入让永联村村民如此自信？一组数据很
能说明问题：2017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3688元，是
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158元的 2.2倍， 甚至
比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622元还要高出 66

元。2018年的最新数据， 永联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至 45800元。

这还只是平均收入，实际上，很多永联人的收入远远
不止这个数。 一位在永联村村办企业永钢集团工作的村
民给记者透了个底， 他的收入分为两块， 除了一笔二三
十万元的年工资性收入外， 还有一笔永钢集团的股份分
红，去年单这一笔他就拿到了 60 万元，所以加起来一年
收入超过 80万元。

这个年收入即使在上海也很有竞争力， 但这不是个
例，“在永联村，拿七八十万元年收入的人，比比皆是。”

这一薪资已经吸引了包括上海人在内的来自五湖四
海的员工，这也使得只有 1万多“原住民”的永联村，目前
的居住人口达到近 3万人。村里幼儿园、小学、农贸市场、

医院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一个小村庄俨然很多年轻人体
现价值、实现梦想的地方。

外地游客看着新奇，内行人却在看门道。“比富斗钱的
时代很重要，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发展，不再是解决比钱
多少的问题。”吴惠芳扳着手指说，“城乡差别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物质上的，第二层次是管理上的，第三层次
是人的素质上的。我们要解决后面两个问题，这远比发展
经济要难得多。”

眼前的吴惠芳长相儒雅，但一说话却铿锵有力，雷厉
风行。“‘小吴书记’的工作理念和工作作风，和‘老吴书记’

完全不一样。”一位 60多岁的村民这样说。

“小吴书记”的制度观
永联村的村民都知道，“小吴书记”是在 2005年被“老

吴书记”硬拉回来的。

关于这段历史，永联村的相关资料中是这么介绍的：随
着村企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吴栋材
老书记感到必须要找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来辅助自己治理村
企，为此，他先后多次找到上级党委，要求派一个人到永联，

镇上也先后派了两名干部到永联， 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起
色。为了村企的发展，吴栋材把目标转向了自己的二儿子吴
惠芳， 并专门跑到部队里做吴惠芳的思想工作， 力劝他回
村。面对老父亲、老书记吴栋材的愿望，吴惠芳感到，吴栋材
把村企的发展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来到永联协助他建
设好新农村，就是对老父亲尽孝，也是对党尽忠。最终，吴惠
芳答应了自己的父亲，回到了永联，从一名军官转为一名村
干部。

这段文字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的选择。 有村民告诉记
者，当时“小吴书记”在部队有很大的晋升空间，但“老吴书
记”只要一逮到机会就会做思想工作，直到有一次“小吴书
记”的母亲温温软软的一句话“你回来帮帮你父亲吧”，才
让“小吴书记”下定决心。还有村民说，在决定要转业到村
里当村干部的那几天，“小吴书记”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
不喝，整个人就沉浸在痛苦的挣扎中。

“当时确实是被硬拉回来的，但我是想通了才回来，因
为想通了， 所以回来以后积极性很高。” 现在回想那段经
历，吴惠芳一笑而过，从部队转到新农村建设，隔行如隔
山，但他觉得隔山不隔理。“我可以拿部队的管理来管理企
业、治理村庄，甚至部队的管理更加严谨，更加科学。”

永联景区管理办公室主任陈洪斌告诉记者，有一次村
里组织干部考察学习，定了下午 1点出发，通知大家 12点
50分集合。在其他人眼里一则再普通不过的通知，在“小吴
书记”的眼里却是个问题。“说好 1点出发，为什么要 12点
50分集合？10分钟内大家拖拖拉拉，像什么样子？”一句话，

让所有人打起了精神，按预定时间准时集合出发。

有一位永联村的外包服务供应商则记得， 多年前，村
里接到通知要组织 1万名村民出省参观，前一天下午刚接
到的通知，第二天一早，150多辆大巴车已经载着 1万名村

民出发了。“效率惊人！”

“我要用制度管牢一些想钻空子的人，一切按规矩办，

谁来闹也没用。”吴惠芳承认，部队政工干部出身的他，带回
永联的是严谨的处事作风和开放式的制度化管理思维，“为
什么我来以后，规范的意识、制度的意识强？因为我长期在
制度和规范当中成长、进步、生活、工作。我知道制度的重要
性，知道制度怎么去制定，知道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发展方向看得准
2005年刚转业回到永联村时，吴惠芳发觉永联村是富

了，也出了不少洋相。

当年，“老吴书记”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城里人有的
我们也要有。” 因此， 永联村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起了学
校、医院、农贸市场、商场、绿化等设施，初衷是为了方便村
民生活，但却经不起细看。

永联村经济合作社顾问宋兴祥当时是村里综治办主
任，他记得有一天下午，一个卖水果的村民把香蕉、苹果哗
啦啦全堆在了他的办公室里。“你们反正要收，全都卖给你
们。”那位村民气呼呼地说，自己摆在路边的水果摊被村里
的保安收掉了。路边设摊，影响交通，本来就应该被查处，

但村民有一句话打在宋兴祥的痛处：“你有什么权力收？”

2009年之前， 村里管理主要依靠聘用的 100多个保安，但
保安没有执法权，收摊名不正言不顺。当天，这位村民从下
午 4点一直闹到晚上 8点，宋兴祥无计可施，一筹莫展。

这样的管理窘境不只是出现在市场管理中。马路上人
流量、车流量不断加大，村里在道路上架起了红绿灯，还安
装了高清摄像头， 但一些外地车辆看见十字路口站着的只
是村里的保安，照样超速行驶，甚至闯红灯，如入无人之境。

村里的医院，看起来硬件条件不错，但医疗水平有限，

而且与城镇医疗保险也不接轨。村民和职工，只能在村办的
医院内享受“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
待遇。

“我们应该在‘有’的基础上升级，要有农贸市场，但更
要有农贸市场的管理；要有医院，但更要有医院的管理、医
院的服务，而不是我们自己办。”对于父亲之前的决定，“小
吴书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宋兴祥记得，当时是“小吴书记”向上级打了报告，反

映情况，陈述原因和建议。很快，这些建议得到了张家港市
政府的支持。2009年 3月， 永联成立了社会管理协调领导
小组，将公安、交警、城管、工商、卫生、消防等机构和执法
人员派驻到永联。同时，把医院和农贸市场交给镇上统一
管理，实行城乡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永联人享
受到了城里人才有的公共服务。

“现在城乡之间的差别，由物质上的差别，开始往公共
管理方面的差别来延伸。村里的事情仍然由村里在管，干不
好也管不好。”吴惠芳认为，社会发展至今，有必要厘清村与
政府的关系。“长三角较多的富裕村庄，已经城镇化，甚至有
的融入了城市化中，不再纯粹是一个简单的新农村。在它这
个村域范围内的事情，是不是都应该它来管？未必！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这就是‘老吴书记’和‘小吴书记’的不同。”宋兴祥认
为，“老吴书记”说了算、定了干，有股冲劲，是个“强人”，也
喜欢大包大揽，而“小吴书记”理念超前，注重学习，对发展
方向看得比较准。

不普通的父与子
楼上有人扔烟头，把楼下晒的被子给点着了，但找不

到扔烟头的人，怎么办？村民住进了楼房，但原来的生活习
惯却还没来得及改变，如何处理这些看起来琐碎而棘手的
问题？

在永联村，村民可以召集楼道议事会，专门讨论这些
村民遇到的新问题。比如扔烟头的问题，楼道参会人员讨
论决定，大家捐款赔偿，但最终这笔钱转了一圈交给了永
联为民基金会。“被子受损那家说不要钱，他们觉得这笔钱
还是交给基金会比较合适。” 永联为民基金会负责人崔航
介绍说，2018年类似的楼道议事会开了 54场，基本覆盖了
所有楼道，并达成了楼道公约。

不能解决的问题， 还可以在永联村民议事厅再讨论。

目前，永联村已建立了村民议事会制度，选取居民代表和
社员代表在永联村议事大厅共同议事。据说，议事厅及一
系列议事机制的建立， 源于 2011年吴惠芳参加的一次赴
美干部培训时受到的启发。

一座小镇拔地而起，用钱可以解决，但“如何成为文明
的市民，进而转变为合格的公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也
是最大难点。”吴惠芳毫不讳言，现在永联村最大的问题是
人的素质问题。

当年，“老吴书记”为了培养现代农民，提出“将村民的
行为与经济利益挂钩，花钱‘买文明’”。这个建议在村民代
表大会上获得通过，不久，永联村便设立了每人每年 1000

元的“文明家庭奖”，将村民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计划生育、遵纪守法等方面的表现纳入百分
制考核，平时违规按标准扣分，年底再按全年得分多少给
村民发奖金。

但今年，“小吴书记”取消了 1000元的“文明家庭奖”：

将村民行为与经济利益脱钩，与精神奖励挂钩。把 1000元
作为福利发放，重新调整文明奖考核办法，前 100名颁发
“金色文明奖”，之后是“银色文明奖”，凡扣过分的没有奖。

“以前 1000元还有激励作用，后来老百姓说，我一把牌就
能赢个 1000元，发的这点钱还管用吗？”吴惠芳解释，“文
明家庭奖”有它的作用，但他还是想用精神来鼓励精神文
明建设。“老百姓很讲面子，别人家里挂了奖牌，就你家没
有，不丢人吗？”

通过自然的代际更迭， 村民的整体素质可以得到提
升，但吴惠芳有着更大的“野心”：“我希望缩短这个提升的
速度，尽快实现农民精神世界的现代化。”

引入高素质的人才是一个方法。2005年， 吴惠芳在永
联村分管人事工作，当时永钢集团员工近 6000人，其中本
科以上学历的只有 37人，这根本无法满足企业提档升级的
要求。2005年冬天， 集团公司人事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到上
海人才交流会上摆摊设点，结果一个大学生也没有招到，原
因无非两点，一是待遇低，二是企业地处偏僻的农村。

“那时候永钢开出的薪资标准是本科生 1600元，谁来
啊？”吴惠芳提出把薪资提到 2150元，但很快反对声四起，

有老员工不满：“我们在这里干了好几年了，都没拿到这个
钱，凭什么刚来的年轻人就能拿？”“他们不理解，我就要顶
着压力干。”吴惠芳记得，为了那次调工资，班子开会一直
开到深夜 12点， 直到所有人都同意一个现在看来最基本
的道理：“干什么活，拿什么钱”。

“我们‘小吴书记’也是村里引进的人才。”有村民这样
说。从某种角度看，“老吴书记”到“小吴书记”的代际更迭
确实与普通的代际传承有所不同。“我和‘老吴书记’不是
一般的父子关系，我没有长期跟着他干，不是他的徒弟，我
带来的是一种外来文化。” 吴惠芳这样描述自己和父亲的
关系，“我带着一种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视角和眼光
继续推动发展。”

会鼓动自己的孩子当村干部吗？记者问。“不会！”吴惠
芳的回答斩钉截铁。随后，他又反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企
业可以有职业经理人，而村干部不能聘请职业经理人呢？”


